
且學服祥和他的〈漢語外來語詞典〉

陳累

社會語言學家

〈標語外來語詞典〉終於貼出來的時候，夸麒群教體( 19的“1990 )卻已無法贊見

它了。也許i鑫鄧小書是飽鍛後的一當著作，但我知攏，這部審攜起整整花了現二十年

的勞動，誼安IJ辭世之辭也還牽掛著它能否詞t役。粵麒祥寫攝一篇自傳式的文暈，題目

是〈我作為一個語了言學工作者的坎間歷程} ，其實飽走j晶的人生道路，躍算是平坦的，

不為略為清苦一點罷了; 1謂是這吾吾{詞典〉卻真正經歷溺十分坎訝的路程。

f 十年措劫 H愛的第一個春天，夸麒鮮跟我興轍智勃地說扭他造型年致力於漢語

外來語的研究，並且給我展示了他的一大權研究卡舟，都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對他的

替作感到極大的興蠅。就在這一年春Iz斐，放王炳南會主是(中圈人間對外友好協

會)黨諦日中文化交流協會派眾的一個代表鸝峙，我曾把燈部書稽的一按有趣的內容

講給與會的中外來賓藉，麗真許次年將高1印出。不論是吏人王炳繭，還是日本文千七

界的崩友，對此都很憨輿籬，說了很多醋，蓋且請黨Jlt譚一出版就能得到一般。不料

日子過得棋，訣，事情卻融展緩慢。反反種覆，轉線就過去了六年，什排了;又六年，

才在去年秋出版。當樣書放到我裝上疇，飽學的外交家王炳南巴辭世多年，連編者昌等

麒長率最不在人問了。

這鄧小露出版過程長謹十三年，部分是由齡出版社的權設，部分則由於出鹿饗跟

奢華意見不筒，具體地說，說是羈輯部(包括我在內)跟著者對外眾認這個概念的理

解不同。分歧的要點兒於我一九七入年三月三十一話緝毒巔鮮教授寫自守一封倍(已般

在捕作〈辭書和信帥[ 1985 ]一盤中)一…在那封信襄我說我已讀i驟轎B字部卡

丹(共 4771樣) ，我認為至少賽一半條自可以劉去。我向教授建議制食其中的外攝入

告，外國地名，保留古代與諱的地名翻各(如不花劍，不花兜，八啥兒郎今布哈

拉) ，部留古代外醫神話人物名(如釋持巴克斯、梅毒學設塞~)和外盤文學作品中的

人物名;我還表示楠中最語種句不能稱為 f 外來調 J (如 f 靶馬車套在聽聽前 J ' 
f 凹繭米闢特的餐樂 J ) ，香定饗關去。我認鑄井聞人各她名是專名，可以鸝豆豆男外
的詞典，不要歸對外絮語詞典中去。我說謊峰譯名雖然都是外束的，但它們不應視作

。這封館也代表了富麗輯部的意見。我在信中還說，這樣颺故的結果，將保留犬的

一半篇幅，都是花了大盤弊窮的成果，值得款穗，且大大有益於續者。我寫議: í 例

如頭朝一詞，有璧兢嘴，里頭梨，接暉，頗雪是喜事與譚，你都收嚷了，很好，我建議以

玻頭一據為主碟，其能為參見隙，如果每個制條都有出黨(位大都分有) ，並注明出

處的大致時代，那就更加者益於讀者了。 J 對瀰輯技備上的一些意鈍，能互支書長接受

;但他堅持外圈人名端名就是外亨控制。我反覆解釋這些可以男籬詞典，他則認第非

駛進這部詞典中不哀了。這樣一來一紹，往復了多次，最後我們還是尊重軍位程前輩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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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的觀點，出書時全收了 或者可以說，這就是剛剛出版的〈漢語外來語詞典〉立所

以拖十三年才印行的癥結所在一一-早知如此，還不如早幾年付拌，也能讓老學者親眼

看見他的勞作問世呢。

作者給這部小書寫〈序言〉是在 1984 年夏。〈序言〉首段闡述了漢語吸收外來詞

的過程，他認為從很早的時候起「就已形成了全民族所通用的共同語 J (漢語) ，他

說， I 這種共同語在產生和發展的過程中，由於漢族人民和他族人民的頻繁交往，常

同國內外的許多非漢語發生接觸。接觸的結果會導致互相影響。它一方面向其他語言

提供了許多詞語，另一方面又從其他語言吸收了好些語言成分。這些從別的語言吸收. . . . . . 
進來的語言成分就是漢語的外來詞。 J (重點是引用者加的)。由此可見，他強調的

是語言成分，所以要把外來的人名地名也包括進去，他認為這雖不是一般意義的語

詞，但它們是語言成分。這篇〈序言〉不長，卻包含著這位老學者對漢語外來祠的發

生、發展和篩選過程的全部見解，對後人是很有啟發的。如果將來編穹氏文集，我認

為不要忽視這篇種文。

我不想在這里對這部勞作進行評述，我想提醒讀者的頭一點是它著重記錄了我國

漢唐時代即第一次大規模引進借詞(外來詞)的面貌，書中收錄了為數甚多的佛教經

典中的借詞。其次的一點一一也是很有趣的一點一一一是書中所收的專名(人名地

名) ，大部分出白馬克思主義的經典著作。眾所周知，五十年代以還，國內提倡學人

研究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因而去熟悉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和

毛澤東的著作，還是可以理解的。著者在研讀時用心摘錄了一些例誼，比如〈詞典〉收

「希特勒」一條，所引出處是毛澤東的〈青年運動的方向} ，云: I 你們看，希特勒不

是也講『信仰社會主義』嗎? ...... J (頁 394 )文如〈詞典〉收錄俄國一個小官僚阿拉

克切也夫，貝IJ源出列寧的名篇〈紀念赫爾粵} .有這樣的旬于: I 俄國貴族主間產生了

比朗和阿拉克切也夫主流。 J (頁 13 ) 
可情穹教授在他的自述中竟沒有對這部〈詞典〉的坎I可歷程講一句話，也沒有對

上面提到的「有趣」的事實講一點感受。但無論如何，他的認真鑽研(包括對馬克思

主義著作的鑽研)和對他自己信念的執著，卻是極可尊敬的。回想半個世紀以前'的

1934年考麒祥從巴黎歸國，執教於廣州中山大學，開設語言學和語昔學課程

一-1935/1936年，我們一畫年輕人正在熱衷於在推廣北方話拉T化新文字的基礎

上，制訂廣州話拉T化新文字方案，那時我們中的黃橫秋、望Ij秉鉤選修了他的語言學

課程(事見中山大學上月辭世的挑熔爐及其公于桃小平所寫的〈廣州早期新文字運動

史料} , 1988) ，我則「倫」聽過他主講的語音學課(因我不是文學院學生) ;廣州

話中若干音素我們弄不清題，一齊或分別去請教過他，才豁然通曉(我還記得他給我

講明廣州話前 a 後 a 的分別J) ，解決了我們在制訂方案時所遇到的困難。當然半個世

紀以前我們從事的「語文運動」是一種幼稚的、帶有濃厚的烏托邦思想的活動，但那

時我們把這項活動同抗日救亡密切聯繫起來，而在「七七」事變以前，救國是有罪

的。我們的語文活動也是「危險」的，我們年青人熱血沸騰，不怕高壓，那不足為

奇;而穹教授不怕同我們「廝混」在一起，並且熱心指導我們的工作，則是難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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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是可敬的。

這位老學者是苦學成才的，他學語言學是在法國 1928/1933 '師承心理社會

語言學 11長的大師梅耶 ( P. Meill肘， 1866-1936 ) 、房德理耶斯 ( J. Vendry白，
1875-1960 ) 和實驗語言學大師傅舍 ( P. Fouche ) ，回國後一直在大學襄教語言科

學的幾門課，也做過一些方言調查 。 著有〈普通語言學} ( 1957 ) 、〈語言學史概要〉

( 1958 ) 、〈歷史比較語言學講話} ( 1981 ) ，但我卻偏愛他給故高名凱教授翻譯的

素描爾 ( Ferclinand de Saussure, 1857 一 1913 ) {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所作的校庄

工作，這是「為人作嫁 j 沉悶乏味而大大有益於讀者的研作 這勞作，同他一生動

謹踏實 ， 誨人不倦的治學精神和做人態度是完全吻合的 。 他在自述中說， I 我自 1954

年從廣州、|中山大學調到北京大學中文系就開始擔任 『普通語言學』 和『語言學史』 這

兩門課 。 其實，我自 1934年返國後，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打得火熱，與歐洲|語言學界

的關係已完全斷絕，對各學U長的情況和主張都知道得不多 。 所以在備課時雖已費了九

牛- 虎之力，幾經補充修改，寫成〈普通語言學〉和〈語言學要概要〉三書交由北京

抖學出版社出版，且曾一再得到蘇聯〈語言學問題〉雜誌介紹讚揚，其實有好些地方

我自己還是很不滿意的 。 其俊到了十年動亂時期，這一類書要已被打入犯禁立歹IJ' 我

除了在晚間更深人靜芝際偶然偷偷摸摸做些修補的工作以外，更沒有心思和開暇去大

加修改了 。 .. . . . . 我從事語言學研究近半個多世紀，用力不可謂不勤，但都因國事多

悴 ， 隨得隨失 。 但願今俊長治久安，俾能以餘熱補救過去所失 . ... .. J 
他說的是真話，但願今後能長治久安!掉我所知，他晚年因年老多病，在開快改

革時期竟沒有出去同海外學人接觸， I 以補所失 J '這是很遺憾的 。 他也沒有餘力參

與近年國內語言文字規範化的工作，在我看來，也是很遺憾的 。

〈漢語外求語詞典} ，本麒祥，商務印書館，北京， 1990年，頁447頁 。

一九九一年五月二十日，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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